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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熊崇拜是萨满教文化动物崇拜的代表。比较满语词语中有关熊的词语，可以发现这
些词语的同源词蕴含着满族萨满教文化熊崇拜的文化内涵。分析《五体清文鉴》中有关熊的
满语词语，发掘熊崇拜文化之特点，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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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语词语 uduwen、jaira 解析

满语中的一对词语 uduwen ( 义为“公貔”)

与 jaira( 义为“母貔”) ，二者读音相去甚远，可能

是它们产生的年代不相同，也有可能是它们各

自蕴涵的意义不同造成的结果，这就有可能发

掘词语所反映的关于熊崇拜的文化内涵。满语

uduwen，汉译 为 公 貔，貔 是 一 种 像 熊 一 样 的 野

兽，《五体清文鉴》将其划分在有关熊类词语的

中间，表明满族先人将其等同于熊。满语 ungga
义为“长辈”，与 uduwen 读音相近，这表明了熊

与长辈、与先祖在意义上的联系。
熊崇拜是满-通古斯语族的最有代表性的动

物信仰崇拜文化之一，这在语言中也有体现，如赫

哲语称“熊 神”为“mafka sewun”，“mafka”义 为

“祖父”; 鄂温克语称公熊为“amihang”，这个词又

是祖父的意思，称母熊为“eniheng”，此词又有“祖

母”之义，表现出了满 － 通古斯语族先民们视熊

为祖先的无比崇敬之情。
满语 jaira 义为“母貔”，与它读音相近的一组

满语词语如“jaila”义为“躲开”、“躲避”，jailambi
义为“躲避”，jailandumbi jailanumbi 义为“一齐躲

避”，jalatambi 义为“只管躲避”，这表明满族先人

们对熊所产生的消极躲避的恐惧心理。满族在狩

猎时代，每天都面临野兽的威胁，受到熊伤害的几

率最大。先民们认为熊的能力比天大，熊的喜怒

哀乐和所作所为能决定人们的命运，就对熊产生

了恐惧，再发展，则产生以祈求熊不发怒侵袭、寻
求熊来保护自己的心理，逐渐地由最初对熊的恐

惧衍生出对熊的崇拜。在满族一些族姓的萨满祭

规中明确说明不能用熊皮做鼓面、做偶像，认为用

熊皮蒙鼓面会不敲自裂，如果鼓面崩裂，跳神诸熊

神降临时，它会大闹神案，萨满和主人便会遇难。

二、满语词语 lefu 与汉语词语“熊罴”

汉语中的“熊”就是“能”，二者是古今字的关

系，“熊”是 后 来 与“能”相 区 别 而 产 生 的 字。
“能”古音属于泥母，泥母与来母读音相近，就与

lefu 的［l］相近; “熊罴”的“罴”，古音属于帮母，

与 lefu 的第二个音节的［f］读音相近，则汉语的

“熊罴”与满语的 lefu 是同音同义的词语［1］。这

是汉语与满语语言接触的结果。
熊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出现了。殷墟出土过

熊的骨骼［2］470。汉族也有熊崇拜。在中国上古时

代，传说黄帝就自称为“有熊氏”。郭璞《尔雅注》
曰:“罴，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
《尔雅·罴》: “猎者云，罴，熊之牝者，力尤猛。”百

兽之王老虎尚且怕罴，罴之凶猛威武可见一斑。熊

被人们视为壮毅勇武的象征，故在中国最早的古书

《尚书·康王之诰》中有曰: “则亦有熊罴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此即以熊罴来比喻勇士。在

汉语中，“熊虎”比喻凶猛、勇猛;“熊威”指“雄威”;

“熊豹”也指勇猛;“熊鱼”指珍贵之物;“熊腰”、“熊

腰虎背”都形容人魁梧强壮;“雄韬豹略”则比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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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用兵谋略。这些都说明，汉民族对熊也充满了

崇敬之情。汉语中，与“熊”同源的“能”字也可以

说明熊的特性，如“能力”、“能耐”、“才能”及所引

申的“能源”、“能量”等等都说明了人们对熊的巨

大无比的力量所产生的敬畏之情。
熊体形硕大而力量无比，常被视为力量的化

身。满族萨满神话故事中，满族祖先神拜满章京

的大师兄就是一只黑熊，故事中描述黑熊见到树

就拔，像人拔草那么容易，它将拜满章京关在山洞

里，用大石头堵住洞口，拜满章京每天都努力试图

推开大石头，最终锻炼成为一个有惊人力气的神

人。在满族的火祭中，熊被安排为太阳神的开路

先锋，他力大无比，勇猛，忠诚。在萨满请神时，熊

神附体后能将磨盘举起，能将巨柳拔起，能用巨石

做泥丸掷着玩耍［3］177。萨满极力表现熊神果敢、
勇猛、神力无比的特性。正表达了人们对熊的力

量的崇拜心理。如果将这种崇拜心理再继续发展

下去，就成为了崇拜的偶像，成为了一种动物神，

即产生图腾崇拜。“为什么图腾制度会与动物和

植物有关呢? 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为人类提供食

物，因为食物需求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占有优先地

位，能够唤起强烈和多变的情感。”［4］77 这种情感

几乎在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都普遍存在。对于

动物的敬慕和畏惧的心理好像是对立的，但实质

上却是统一的。由畏惧产生敬慕，又由敬慕产生

畏惧，汉语中“敬畏”一词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心

理。在当时的狩猎社会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熊

的综合力量和作用使萨满教产生了熊的崇拜。

三、jukteri \ juktembi、faihacambi \ faidan
与熊祭仪式的文化说解

满语 jukteri 是收在《五体清文鉴》中的词语，

义为“两岁熊”。它的同源词“juktembi”义为“祀

神”，“jukten”义为“祀”，“jukten i boo”义为“祠

堂”，“jukten i usin”义为“香火地”，可见满语中熊

与祭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关于熊的

祭祀活动是满族祭祀中的大事。
满族萨满教文化中有熊祭仪式，熊作为图腾祖

先在萨满教中被保存下来，信仰萨满教的人在打死

熊以后要遵守各种禁忌对熊举行隆重的风葬仪式。
往回驮运，必用骟马。祭祀时，先取小肠绕熊头三

圈，将头割下，包上草置放于木架上。由老猎人率猎

者向它叩头，献烟祷告，再以草烟熏，谓之“除污”。
打死熊然后吃熊肉时，忌说熊是本民族人杀死，而假

说是外族人所为，且须把熊之死说成是“睡觉”。对

杀死熊的刀子叫做“刻尔根茎”( 意为什么也割不断

的钝刀子) ，打熊的枪要说成是吹的东西。吃熊肉

时，大家围坐一齐“嘎嘎”作乌鸦叫声，就是乌鸦在吃

熊肉。熊的大脑、眼球、心、肺、肝、食道，被认为是熊

的灵魂所在处，都不吃。这些东西连同头和各掌五

趾以及右上肋骨两根，由下右下肋骨三根，左上肋骨

三根，左下肋骨两根，用桦树条捆好，并用柳条捆六

道，以便风葬。风葬前要选择东西向并排的两棵枝

叶繁茂的大松树，中间架好横梁，熊的尸骨，由众人

护送至葬所，把熊头向东悬挂在横梁上，送葬的人哭

泣致哀，再三祷告，同时还得在上风处点燃火堆，用

烟熏熊的尸骨以除污。在两树向阳而剥去部分皮，

各模刻十二道小沟，将熊眼球镶在东面树的第六道

沟两端，并以木炭、鲜血和鲜花等涂上各种颜色。对

伤害过人的熊，多不举行风葬仪式［5］966，［6］243。
萨满教祭熊仪式很有代表性，从文化角度可

对其做多方面分析，会带给人们很多启发意义:

第一，熊祭仪式反映先民们神人共体、共源的

原始思维特点。原始先民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

地统一的。人与动物同类，自己与所崇拜的动物是

共源的。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他们认为人与动物可

以有共同的情感秉性，他们可以互通感情，可以平

等交流，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这种祭熊仪式。为了祈

求幸福生活，他们就要利用一切机会与动物交流。
他们认为崇拜的动物也是人类的祖先，这与祭祖的

意识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崇拜的动物具有祖先

一样的权威力量，这时的动物就不单纯是被崇拜的

对象，而且是生存在他们共同生存的社会中的一

员。崇拜仪式实质是使全社会中的人都植根于共

同体的具体形式以及使他们具有共同意识的具体

形式，这种仪式的结果是使先民们超越了人与自

然、人与动物的界限，达到了人与万物的统一，达到

了所有生物的总体性。
第二，祭熊仪式成为维系社会团结的力量。

在这种仪式中，人们不仅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动

物的界限，而且使自己群体的生命意识得到强调，

使他们在仪式中体会到，人与动物一体，动物的灵

魂永远活在当世之中。他们反复强调: 我们都是

有共同血缘的，是祖先的同舟共济的子孙。它让

人们反复体验和认知团结的重要性，在整个仪式

中，形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一次证明群体

的这种同根同源本性，使整个社会群体成员之间

建立起一种纯粹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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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动物( 神) 维系起来的。而且，在人群与神

之间又建立起一种严格的互利互惠关系。先民们

通过宰杀分食某种所崇拜的动物，使整个部族的

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与整个部族结合成一个整

体，使整个部族的关系更加稳固牢靠。在这个仪

式过程中，神与人统一了，人与人统一了，他们通

过分享动物肉体使他们血溶相连，从而使感性世

界的精神寄托又直接导致了精神世界感性化了。
第三，祭熊仪式的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

的焦 虑。这 在 满 语 中 也 可 以 得 到 印 证: 满 语

faihacambi 义为“焦虑”，它的同源词 faidan，义为

“行列”、“仪仗”。仪仗与祭祀仪式最初是不可分

离的，而从上述两个满语词的关联来看，原始人类

的焦虑是祭祀仪式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这种说法是

准确的，因为语言证据最为客观、科学。既渴望得

到熊的帮助和保佑，又担心受到熊的惩罚和报复，

人类的这种矛盾心理通过熊祭仪式表达出来。
第四，熊祭仪式与女神崇拜的联系在满语中

也有体现。叶舒宪曾在《熊图腾: 中华祖先神话

探源》中根据 5500 年前的女神庙出土的熊的下颚

骨和泥塑的熊爪和熊头引发出熊和女神的联系，

又运用四重证据法中的第三重即民族学和民俗学

的资料参照的方法阐释了鄂温克人熊祭仪式中要

在两颗松树的阳面，刮开树皮做一平面，再在其上

横刻 12 道小沟并涂以各种颜色这一较为奇特的

举动的内在意蕴，他参照了列维·施特劳斯对于

美 洲 印 第 安 人 狩 猎 部 落 六 数 密 码 的 解 释 的 理

论———6 道纹是冬季和夏季所持续 6 个月的标志

和符号。叶舒宪又联想到中国古人对“春秋”两

季的认识，得出 6 和 12 是集解循环变化的基数的

结论，并且又根据这个结论解释了赤峰市松山区

城子乡石兽身体上雕刻出的六个凸起的骨节系列

现象，进一步论证了 6 和 12 是表示季节的符号，

他认为先民们看到了熊冬天冬眠、春天醒来的特

性，而把自己的死而复活的愿望投射到了熊的身

上，由此，先民让熊成为死而复活的女神的象征。
这在满语词语中也有体现，满语表示睡眠的词

amu，它的第一个义项是“伯母”，伯母是女性; 与

amu 同源的词 eme，是“母亲”的意思。表示睡眠

的词与表示女性的词是同一词形，说明先民们认

为睡眠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联: 睡眠也可以看作

冬天熊的睡眠，从这种睡眠中醒来，即是死而复生

的象征，先民们心中女性神也有这种能力，而熊就

是可以死而复生的女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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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Words about Bear and
Shamanism Culture

Zhang Diandian
( Center of Manchu Language，History and Cul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6，China)

Abstract: Bear Worship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imal worship of shamanism． A comparison of Man-
chu words about bear can reveal these words' connonation of Manchu shamanistic culture． The words concer-
ning bear in The Anthology of Qing Essays in Five Languages are analyzed to fi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Bear Worship． In additiion，to study a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its language is also 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
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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